
保 持 生 活 本 真

———德育叙事刍议

■付宏东

教育学术月刊 2011.8
EDUCATION RESEARCH MONTHLY

摘 要：工具理性的盛行，一方面推动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带来的是人的功利化、实用化，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

距，使德育与社会实践无法对接。 德育叙事作为道德教育的一种方法，淡化主客体之间的对立，缓解教育与生活之间

的紧张。回到生活本身，利用叙事的方法，挖掘、体验、梳理德育的形成。使人在生活中感受道德教育，生成道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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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激烈地对撞和分野，当价值
理性在工具理性的统治中踯蹰前行， 哲学研究也出现了
令人耳目一新的转向———回归生活世界，“科学世界是我
们进修理性的‘营地’，我们建在异乡的家园；生活世界是
我们故乡的家园，我们最根本意义上的‘家’，我们生命的
根”。 [1]回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园，关注人本身，就是用人
的方式去理解人、关怀人、对待人，关怀人的精神世界，关
怀人的道德感知。在人本主义这股思潮的席卷下，叙事性
研究在各个领域兴起并迅速地波及德育领域， 德育叙事
应运而生。德育叙事，这一古老而又新颖的教育方法在德
育被知识化、政治化、功利化、实用化的今天，有着不同寻
常的意义。 正如麦太尔金所说，要进行教育对话，教师必
须学会道德叙事，成为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因为那些不懂
得讲故事艺术的人会使对话单调乏味。 评价好教师的一
个标准是，他们不仅不单调乏味，而且他们的学生们也不
会单调乏味。 麦太尔金的话对今天的高校德育具有一定
的启示意义。在德育实践中通过方式方法的变革，提高德
育的实效性，是当前德育工作的共同任务。 德育叙事，在
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实践中，建构道德的认知结构和内
心感悟，使人在生活世界里寻找人本身，完善作为独立个
体的人。
一、德育叙事的研究现状———一片方兴未艾的新领

域

德育叙事缘起于教育叙事在我国的蓬勃发展，教育
叙事研究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兴起， 主要以加拿大学者
D．简·克兰迪宁、F．迈克尔·康纳利为代表，90 年代被系统
引入我国。作为接近人类经验的一种研究方式，其理论内
核深深打上了实用主义的烙印。从宏观上看，存在主义哲
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哲学、批判理论对其产生较大影
响；在微观上，杜威的理论、扎根理论、文艺理论中的叙事
学、人类学的田野考察对其影响深远。 国内的研究，主要
表现为：引进、深化、批判与反思等。 陈向明教授、丁钢教
授、许世镜等学者为引进叙事教育做了巨大的贡献，叙事
研究主要在教育学领域展开，教育叙事研究强调现场、现
场文本和研究文本这“三维叙事探究空间”。 作为一种质
的研究，对理解受教育者的思想形成历程有很大的裨益，
不足之处是研究者个体的经验往往被夸大。
德育叙事， 作为叙事研究与德育研究的交叉发展，

在国内兴起时间不长， 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我国道德教育现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张皮”现象，这
种建构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德育， 使教育与生活被鲜明
地割裂开来；道德教育在追求理论表述的科学性、合法化
的同时，也付出了代价，沦落为仅仅是学者轮流传阅的手
稿，或是相互诠释、相互辩驳的话语工具，多少显得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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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幻和惆怅。 [2]道德是否被教，从柏拉图时代到今一直存
有争议。现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也做了艰辛的探索，无论
是主知主义、主行主义，还是主情主义，对道德教育究竟
采用“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方式仍然存在分歧；价值澄
清学派针对传统道德教育的“灌输”与“美德袋”等“直接”
道德教育模式的弊端，高举“价值中立大旗，试图通过‘价
值无涉’等间接道德教育方式，让学生掌握价值辨析的能
力，进而达到教育目的”；在此之后，以柯尔伯格为代表的
认知推理学派，推崇“道德讨论”和“公正社区”等方法，但
是都没有真正解决道德教育问题。 这些理论大多是立足
于“中立”、“价值无涉”，以培养学生自我的道德选择和判
断能力为主旨与归依。 这些“无价值”的教育的结果往往
是“无教育”的教育。 事实证明，像柯尔伯格等理论，在很
大程度上没有让儿童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品格教育”运动将道德叙事
的方法应用到核心价值教育中，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3]

可见，道德教育实效性这个难题是世界性的，从当
前理论的研究中看到，道德教育的方式已经出现了转向，
德育叙事正在实验、实践、理论探讨中前行。 叙事是一种
思维的模式、 一种意义生成的承载工具和一个文化的模
式表达。 通过叙事和德育的结合，可以消解崇高，使道德
回归生活。 德育叙事，就是在生活中追寻人的本真，还原
健全人的发展，使人不再成为单面人。德育叙事像一朵未
名的小花，在宏大主义叙事张扬的气场里悄悄绽放；通过
叙事，在追寻本我的路径上，实现自我。
二、德育叙事的价值取向———在艰难中前行
当前，道德教育在时代的发展中承载了太多的历史

负重，而德育追求的人性本真在社会、政治面前却变得渺
小。由于德育的功利化，使德育呈现出工具化的价值取向
和客体化的价值倾向。 受教育者就像流水线上的模塑商
品，一个个按既定的模式塑造出来，打上标签，推上社会。
高校的德育已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具， 过分地
强调了德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工具性极度张扬；同时德育
的价值表现是对社会价值的过度重视， 而忽视个人价值
的追求，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强调的是弘扬以社
会为中心的“社会本位”、“国家本位”，主张把德育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放在社会上，社会、国家的需求是德育的一切
标准，而人的价值仅体现在是社会物质价值、政治价值、
精神价值的承担者。 削弱了个体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使
其成为迷信权威，盲从他人的“工具人”“单面人”。同时教
育者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教育对象进行加工，使受教育者
对象化、客体化。“人一旦成为客体，德育就失去了培养自
由而全面人的本真，成为经济、政治的附庸，成为合规律
性与合目的性的产物”。 [4]

德育的本真是使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片
面发展的“单向度”的人。 “道德人”、“宗教人”、“自然
人”、“理性人”、“经济人”、“政治人”、“科技人”、“工具人”

等，只能是人的社会性一面，这些都是片面的、不自由的
人，没能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
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5]来发展的

人。 与其配合的教育模式自然是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生
生地割裂开来，形成二元对立。道德教育实际也就变成了
知识教育，变成了单向灌输，课堂教学与社会生活截然分
开，学校所学的德育与社会形成错位，所接受的道德教育
难以在社会实践中找到契合。道德生活往往成为奢望，成
为一个人默想时的内心独白，人的独立性，人的精神关怀
渐渐淹没于所谓社会大流，迷茫、孤独、寂寞、郁闷成了当
前学生最常用的口头禅。
在宏大叙事充斥的社会氛围里，个体的人性关怀变

得弥足珍贵。 德育叙事关注个体成长，追求生活本真，还
道德以真实。 德育叙事的本性注定有别于传统的道德教
育，在主客关系上，模糊了主客的二元对立，倡导主体间
性， 甚至是主体间的融合。 同时德育叙事根植于教育叙
事，又高于教育叙事。德育叙事的价值倾向是德育叙事与
生俱来的责任，她不能“中立”，不能“价值无涉”。 德育叙
事中价值观倾向性是使其成为这一种研究方法的重要特

征，回归生活世界，在生活中发现美、培养美，但同时德育
叙事的价值引路应是内隐的，不刻意张扬的，与宏大叙事
保持一定的张力。
三、德育叙事的特征———在文本中彰显人性的光辉
教育叙事是“由教育叙事主体讲述教育生活中事件

的活动”[6]。德育叙事就是指：德育叙事主体借助于对德育
生活事件的叙述，发掘内隐于这些生活、事件、经验和行
为背后的思想和价值， 从而促进受教育者内心深处价值
观的形成和健全人格形成的活动。作为德育叙事，同样围
绕着三个基本方面展开，一是“现场”，即有意义的道德教
育事件的鲜活片断，包括具体的人物、事件、情节对话和
氛围，从而形成一个生动的德育故事。 作为“现场”的故
事，是要有价值倾向性的，不是所有的生活事件都可以作
为德育叙事的故事来源。二是“现场叙事文本”，德育研究
者对这种鲜活的现场情景， 经过精心选择之后的书面表
述所形成的文本。 真实，是它必备的要素，在这里文本的
记录者尽量如实地描述事件， 不需语言的夸张和意义的
延伸， 使第三者能直观地形成情景再现。 三是 “研究文
本”，就是研究者对叙述的故事在理性反思之后所作的点
评，以阐述其中的道德教育理念或观点。在文本研究中要
体现它的价值归属， 这也是德育叙事区别于教育叙事特
别之处。 德育叙事应具备以下几种特征。

1.价值倾向性。 德育叙事者和研究者要有比较明显
的价值判断。一方面它用真实感情，呼唤德育向生活和人
的完整德性回归；另一方面，德育叙事不排斥“立场”意识
的存在，主张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却又不过多地用外来的
框架，有意无意地歪曲或滥用事实。在众多具体的偶然多
变的现象中去透析种种关系， 在道德主体的互动交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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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解析现象背后所隐蔽的主流价值， 从事实本身去寻找
道德内在的“结构”，从而使道德叙事在德育生活化和有
效化的实践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7]

2.人文关怀性。 德育叙事应重视那些自以为遗忘了
的“个人历史”，使不同的主体审视、辨别乃至发现原来未
曾看到的事物或不够清楚的事情， 把蕴涵在其中的新意
义彰显出来，并且倾听自己心灵深处的声音，不断地进行
追问、反思，个人的独立性就在这种反思中凸显。 德育叙
事使人们看到过去忽视了的、表面上琐碎的东西，故事就
在我们中间，有时即使看起来是那样的渺小，但却是我们
心灵的一次震撼。 通过德育叙事使平淡无奇的生活重新
焕发全新的美感和丰富的意义。

3.文本真实性。 文本的真实性是叙事者亲身经历的
经验或研究者“现场”直接采集的材料，不可凭臆想、揣测
甚至胡编乱造出来， 它与文学上的叙事研究有着重要区
别，文学分析的作品可以以虚构性叙事为主。真实性既显
示出德育叙事研究的特点， 也昭示着德育叙事研究自身
的特别的功能： 通过真实地描述教师或学生德育生活的
状况，循着现象学所指明的路径，使叙事者回到生活的现
场；“在场”、“面向事实本身”，重新唤起原初的经验，从而
找到真实的自我。 [8]

4.实践可操作性。 教育叙事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帮助
教师、学生或研究者自己有所发展，有所提升，而不是满
足于叙事本身的生动或“好玩”。 加拿大学者康纳利和克
莱丁宁指出，叙事研究不仅仅是讲故事和写故事，而在于

“重述和重写那些能够导致觉醒和变迁的教师和学生的
故事，以引起教师实践的变革。 ”其最终目的是促进学生
与教师的共同成长。
四、回归生活本真
诚如鲁洁教授所说：“本真的教育是一种既授人以

生存的手段与技能，使人把握物质世界，又导人以生存的
意义与价值，使人建构自己意义世界的教育，是这两种教
育的协调与统一”[9]。 在现代性、 后现代性主义等相互冲
轧，价值理性在工具理性中匍匐前行的背景下，本真教育
既是迎合这个时代所探寻的一种路径， 又是在这个时代
忽视价值理性情况下对人性回归的一种探寻。 当前对德
育功能的理解为：思想功能、道德功能、政治功能。而德育
的政治功能时时又被夸大， 不可否认政治导向是德育的
基本功能之一，也是德育不可推脱的责任。但不是德育的
全部，如果过分地夸大了这方面的功能，人就会变成“政
治人”，人成为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当时代一方面呼
唤独立性、创造性、开拓性的时候，另一方面却在无情地

扼杀。 道德功能、思想功能的弱化，使人们沉迷于物质生
活之中而丧失了精神家园， 人的一生中全部意义淹没于
物的追求中，人性的丰富内容被物消解、异化，“太忙碌于
现实，太驰骛于外界”（黑格尔语）。 人要回归到生活世界
中，恢复人的本真，像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所指出，学校
的道德教育，是一种“失真”的教育。当今的教育从根本上
说偏离了它本真的意义， 成为一种工具理性操作下的功
利主义教育；德育要回归到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人
是多维度的， 正如美国学者詹宁斯所说：“自然界用尽所
有心力，尽可能使得我们一群孩子禀性各异，自然不遗余
力把无限的可能性隐藏其中， 没有人能确定或预言这些
可能性”。 正因为人的丰富性、多样性、差异性的存在，使
现实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德育叙事要在生活世界里生成，
它的叙事文本是人们真情的流露， 文本记录的是教育者
和受教育者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过程，通过文本还原了
一个人道德良知的自主建构，一个生成的新的意义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文本的主体和记录者都有了反思，如布鲁
纳所说 “教育过程很大程度上包括通过反思自己的思想
从而以某种方式将自己与自己所知道的区分开来”。德育
叙事， 在生活中追寻人性的光辉， 生活本是最真实的存
在，但在政治、文化、社会等强势语言下已被抽离成符号
的存在，当德育被枯燥的说教，双重的标准考量关上大门
后，另一扇大门已经打开，还原本真，使人成为一个生活
中的人，独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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